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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4
日是乡贤李继
侗先生诞辰 120
周年。

李 继 侗
（1897- 1961），
字希哲,江苏兴
化人，我国现代
著名植物学家
和教育家，我国
植物生理学、植
物生态学与植
物群落学的主
要奠基人，也是
享有盛誉的林
学家。

李 继 侗 先
生立足于科研
和教学岗位 36
年，一生没有离
开过讲台。在
生物科学领域
里 ，他 勤 奋 严
谨，刻苦钻研，
勇于开拓，取得
了显著成就，并
为我国培养了
一批一流的生
物科学工作者
（如植物生理学
家殷宏章院士、
植物学家吴征
镒院士、娄成后
院士、植物生态
学家李博院士，
等等）。他品德
高 尚 、学 识 渊

博、善教善导、甘于奉献，把自己的一生献给
了祖国的建设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他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
表，也是家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1910年，李继侗从兴化文正高等小学堂
毕业，考入北京顺天府中学，同学有汤用彤、
梁焕鼎(梁漱溟)、张申府、郑天挺等。李继侗
与郑天挺同班。

1916年，李继侗19岁，考取了上海圣约翰
大学。由于交不起学费，两年后转学到不收
学费和食宿费且有奖学金资助的南京金陵大
学学习林业科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李继侗积极参加南京学生联合会工作，被推
举为书记，赴上海参加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讲。1921年，他以优
异的成绩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美，
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林学研究院，师从著名林
学家托米教授，1923年获硕士学位。1925年，
他成为我国第一个取得林学博士学位的人
（当时美国平均每年仅授予一位林学方面的
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最初发表于《耶鲁
大学林学研究院通报》，后作为专著出版，是
世界林学研究领域一项重要成果，至今还被
林学界引用着。

这一年，他谢绝导师的热情挽留，毅然回
国，任金陵大学教授。因不满美籍工作人员
的颐指气使，第二年受聘于南开大学，任生物
系教授、系主任，执教生物系的全部课程。

1929年，他接受清华大学聘请，任理学院
生物系教授，不久又任系主任。从这以后，李

继侗先生在清华辛勤工作了23年。
在清华，他对生物系首开植物生态学课

程，对我国全境的植物群落作了比较深入的
探讨，写出了论文《植物气候组合论》。这是
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植被区划研究的最早尝
试，在我国植物生态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其继任者、他的学生吴征镒最终完
成全国植被区划，2007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

李继侗每年都利用暑假和其他课余时间
到野外考察。他带领学生考察山地、草原和
河谷的植物生态，与同学同吃、同住、同行，自
背行李和标本，遇有险阻常率先而上。行走
在野外，非常危险，有时还遇到土匪洗劫。有
一次，困居山间一个多月才脱险。

李继侗积极推动清华成立农业研究所。
抗战胜利后，清华返京复校，在原有基础上成
立了农学院。全国解放后，在这基础上成立
了北京农业大学。李继侗是北京农业大学的
早期创建者。

1936年 10月，李继侗与朱自清等北平 66
位著名教授（钱玄同、顾颉刚、冯友兰、杨武
之、金岳霖、雷洁琼等）一起联名发表宣言，反
对日寇与汉奸搞冀东华北自治，声援学生运
动，要求政府“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对日抗战。

1937年 7月，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
南开大学搬迁到湖南长沙。三校合并，成立
了长沙临时大学。第二年，日寇进攻长沙，敌
机频繁轰炸。学校只得再次搬迁，转移到云
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
联大”）。

由于交通困难，学校决定：部分教师和女
同学以及体弱的男生乘车绕道经越南，再转
道昆明；其余师生步行。

李继侗和闻一多共 11名教师率领 284名
男生组成一支步行的队伍。

他抱着为国献身的决心，出发之前，写信
给兴化家中，说：“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
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

当时，李继侗腿部有炎症，行走困难，总
是先由两位青年教师扶持走一段路，然后才
能勉强自行走动。就这样，他和师生跋山涉
水，栉风沐雨，走过一处处荒山野岭，历时 68
天，行程3342里，从湖南经广西、贵州到云南，
终于抵达昆明。

在西南联大，李继侗任生物系主任，除了
忙于教学、科研，还担任西南联大先修班主
任，兼了14项服务性工作，不另取分文。他不
畏艰辛，一心奉献，点点滴滴，感人至深。

在北京，教授
工资有 350 元。到
了昆明，通货膨胀，
350 元只相当于过
去 8.3元，生活异常
清苦。就这样，李
继侗还抠出自己的
工资接济困难的学
生。他儿子李德宁
千里迢迢从家乡赶
到昆明报考西南联
大，他却教儿子去
医院轮值，服侍病
中的吴韫珍教授，
历时两个月。他自
己几乎每天到医院
去看望吴蕴珍，亲
自送汤送药。吴先
生病逝，李继侗伏

尸大哭，亲自料理其后事，
对吴先生子女的学习和工
作多加照顾。李继侗待人
以诚，对其他老师、对同学
都是这样：尽其所能，关怀
备至。

抗战胜利了。1946年
7月，李继侗与学生一起坐
卡车，乘轮船返回北京。途
径上海，他奉命留下来，接
待北上的师生并负责招生
工作。突然听到李公朴和
闻一多被害的消息，他不顾
个人安危，主持了公祭大
会，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
的罪行，呼吁继承先烈遗
志，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奋
斗。

李继侗与朱自清关系非同一般。在昆
明，有一段日子，他和朱自清等人合住一个房
间，非常融洽。回到北京，二人来往密切，对
国事取同一立场，在朱自清日记中多有记载。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不幸病故，李继
侗和其他几位教师操办丧事，主持了遗体火
化仪式。

同年8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我地下党和
进步学生进行大搜捕，李继侗不避风险，巧妙
地将敌人的意图告知学生，想方设法掩护他
们，帮他们安全转移。他与清华师生坚决抵
制国民党政府企图将清华大学迁往南方，拒
绝国民党政府资助著名教授逃离北平，与清
华师生一起迎来了北平的解放。

1949年7月，李继侗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
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周总理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生物系划
归北京大学，李继侗改任植物教研室主任。
他除了做好本专业教学与科研领导工作，还
兼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负责培养本
专业研究生，此外还担任中科院编译出版委
员、《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主编，
等等。

这期间，中央林业部请他率队考察南方
橡胶宜林地，帮助解决国家急需的橡胶资
源。时当盛夏，森林里山蚂蝗肆虐，血流盈靴
而不知觉的事时有发生；他和队员夜宿地铺，
备受蚊蚤叮咬。各分队相距几十里，他每天
奔走其间，毫不计较艰难困苦。

他受命多次考察地方水土保持和植被情
况，黑龙江、内蒙古草原、黄河中、上游地区，
多处地方留下了他的足迹，所去之处都是人
迹罕至的山林草原。跋涉于穷山恶水，其野
外生活之艰辛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他对此
不以为意。

1955年6月1日—10日，李继侗参加中国
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
生物学地学部委员（院士），当选为常委。

1957年，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
科学事业，中央决定：首先在呼和浩特创办一
所综合性大学——内蒙古大学。

李继侗带头响应党的号召，不顾年高与
病患，毅然奔赴内蒙；应周恩来总理之请，出
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校长是自治区党委书
记、军区司令员乌兰夫兼任），担任内蒙古自
治区科委副主任、自治区科协主席，并当选为
全国人大代表。

1961年寒冬，李继侗因肺部感染，病势加
剧，不幸于12月12日以身殉职，享年64岁。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内蒙古日报》于
12月14日都刊发了讣告。

中央组成了李维汉、乌兰夫、竺可桢、许
德珩、周培源、张苏、童第周、周建人、杨植霖
等 24人的治丧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
同志主祭并致悼词，按其遗愿，将其遗体安葬
于大青山下。

李继侗是为筹建内蒙古大学日夜操劳
病倒的(脑血栓)，按理他可以留在北京养病，
何况已年届花甲，但他毅然抱病赴任，把家搬
到内蒙，将自己的图书全部捐赠给学校，其中
有不少国外出版的经典著作。

不但如此，他还动员他的妹妹，并要求大
学毕业的女儿也到内蒙工作。

他妹妹李惠英是南开大学数学系高材
生，被清华大学数学系聘为助教，抗战期间，
在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教中学。调到内蒙
后，内蒙古大学数学系聘请她，她认为自己教

中学更合适，恳切辞谢。她到了内蒙古师范学
院附中，工作出色，当选为自治区人大代表。
她终身未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后来
不幸得了癌症，动了大手术，手术后坚持在内
蒙工作，1971年病逝，也安葬在大青山下。

《人民日报》曾发表长篇通讯：《今日昭
君》，高度赞扬了李继侗等人献身边疆的革命
精神。

李继侗和李惠英——兄妹二人与大青山
万古长青，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鼓舞着我们继
往开来、追梦不息，谱写人生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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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98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继

侗文集》，纪念他的功绩。
2012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

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世纪中
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生物学
卷中，记录了李继侗在20世纪为发展
植物学所做的开拓性工作。

2007 年，为纪念李继侗先生诞辰
110周年，内蒙古自治区和内蒙古大学
在校园内设立了李继侗院士塑像，自
治区党政领导和学校校长亲自为李继
侗塑像揭幕。李继侗的儿子、国家核
辐射研究院院长、科学院士李德平先
生到会讲了话。此外，校园内立了塑
像的还有已故科学院士李博(1929—
1998)。他是李继侗的研究生、助教，
是关门弟子，他随李继侗从北大来支
援内蒙，90年代初被表彰为内蒙古特
等劳动模范。

据李继侗子女、师友及其学生回
忆：

李继侗生活及其俭朴，在西南联
大，自己的衣服、鞋袜全是破的，打了
补丁。到了北京，几件家具是买的地
摊上的，床是用日式旧餐桌改的，上面
有锅盖大的洞。他把省下的工资资助
他人并用于购买图书资料，把个人图
书资料放在系办公室供老师取用。上
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发给科学院
士津贴每月100元(当时大学毕业生月
工资50 多元)，他都是交给助手李博，
让他购买图书交学校资料室公用。他
写私人信件，决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
蘸水笔尖用秃了，磨磨尖再用，直到不
能再用了，才换一个新笔尖。

他带领生物系学生出外考察，所
去的地方绝大多数是荒山野岭，他事
事吃苦在先；在外住宿，让学生睡在里
面，他睡在门口或帐篷边上；晚年患了
尿血症，仍坚持作野外调查。他告诫
学生：“搞生态学要到自然中去，应多
走多看，没有吃苦精神是不会有什么
作为的。”

他善于因陋就简，用土法解决许
多教学与科研问题，发表多篇论文，具
有世界领先水平，一些观点至今还在
被人引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就提出要保护
生态平衡，发出警告：“山地开荒，平川
遭殃！”1958年，对于搞“大跃进”，用毁
坏森林草原为代价来扩大耕地种庄
稼，他不怕被打成右派和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的危险，呼吁要保护植被，维护
好山林、草原。

他讲课思路清晰，重点突出，非常
生动。对学生做实验，写实验报告，乃
至考试，要求极严格。他常说：“自己
当科学家，未必就伟大，但如果能培养
出一大批科学家来倒是很伟大的。”他
培养的学生，有4人成为科学院士，另
有多名一流植物学家，这在生物学界
是绝无仅有的。

李继侗与夫人徐淑英共育两子、
两女，子女秉承优良家风，均学有专
长，事业有成，为国家作出特殊贡献。
长子李德宁，毕业于北京大学，系图书
馆学专家；次子李德平，毕业于清华大
学，系核辐射防护专家，科学院士；长
女李德清，毕业于燕京大学，系地质情
报专家；次女李德津，毕业于北京大学
(提前毕业，留校工作)，系对外汉语教
学专家。

庞余亮这本《顽童驯师记》，我从晚上 8
点，读到夜里 2点，一口气读完了。蝉噪听
不见了，锦溪的莲花，夜间也会闭合起来，次
日吃了露水，映照着阳光，就又开了。排在
天际的黑色高楼，灯光或灭或明，好像老婆
婆缺了牙的嘴。在这样高楼林立的上海之
夜，想象一个乡村小先生和他的孩子们，想
象他站立在金黄的稻浪间，孩子们穿过稻
浪，风一般吹过；想象他在那个贫瘠的乡村
小学，度过的清寂、苦闷，却又富裕的每一个
日子，如闹钟中啄米的公鸡，数点着米粒，如
回荡在泥土操场、低矮教室的当当钟声……
宛如幻觉。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讲一个怀才不遇
的音乐老师马修，将一群“坏孩子”组成合唱
团，教给他们自己创作的歌，天籁般的歌声
在逼仄的教室、封闭的校园中回荡，温暖，而
又忧伤。“坏孩子们”在歌唱中成长，其中的
一个，成为伟大的指挥家。那个学校，凝结
了马修多少记忆与孤寂啊，更多的是爱。庞
余亮的爱，也留在了那个乡村小学。那个
18岁近视眼的 1.62米的小先生，从第一次
到来，直到离开，他是磕磕碰碰地和孩子们
一起成长的。这本书，与其说是献给孩子们
的礼物，毋宁是他自己的生命印记。

口吃孩子、哑巴孩子、玩蚂蚁的孩子、挤
温暖跳皮筋的孩子，拐脚的孩子最佩服骑自
行车的孩子；偷偷打钟的孩子，怕被发现赶
紧溜走，像一只从夏日草丛中窜出来的兔
子；文雅的孩子身上藏一条青蛇来上学，像
无名花一般在乡下自生自灭的天才们……
那些男孩，庞余亮叫他们麦子，那些女孩，害
羞红脸的，背着弟弟到教室里的女孩，缀学
了如野兔般躲进草丛不敢见先生的女孩，庞
余亮叫她们油菜，或“乡村百合”。他看着他
们，记下他们日常的点滴琐碎，用怎样一种
满含爱与同情的眼睛？他是小先生，是旁观
者，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偷偷蹲在玩弹子球
的孩子背后，嘿嘿嘿地笑，把孩子们吓了一
跳。

贫瘠静寂的校园，又是如此富裕而充满
生气的。除了那些皮野孩子，有点呆气的老
顽童校长，落魄的孔乙己般的穷酸书生，搬

来三千斤冬瓜抵充学费的家长，一手拿镰刀
一手执粉笔的民办教师，趴在教室窗口喊

“毛头毛头”的爷爷，抱着被拔光毛做毽子的
公鸡来告状的村妇……庞余亮以白描笔触，
幽默地呈现一个生趣盎然的世界。学校里
还有一些不速之客：英语课堂一只旁听的

“嘎哦”呼应的鹅；一只浑身是泥的猪站在教
室门口，不时发出“哼”声表示不屑或不满；
校长追得一只鸡漫天价地飞，飞到了屋顶下
不来；癞蛤蟆好似受歧视的借读生有种破罐
破摔的味道；喜鹊、鹧鸪、灰鹤或丹顶鹤，还
有一只猴面鹰，他们飞过学校上空，在窗外
叽叽喳喳地评点，而“麻雀们总令我们的目
光有点儿湿润”……我读这些文字的时候，
想起里尔克的话：“没有一种体验是过于渺
小的，就是很小的事件的开展都像是一个大
的运命，并且这运命本身像是一块奇异的广
大的织物，每条线都被一只温柔的手引来。”
假如你抱怨生活过于贫瘠，那是因为你的心
不够敏感，不够真诚，那是你对渺小之物不
够充满爱，对创造者而言，没有贫瘠不关痛
痒的地方。庞余亮就是像蜜蜂酿蜜般，从最
渺小开始，从万物中采撷最甜美的资料，试
着创造出我们的神。

雨后的校园
弥漫着青草涩味、
苦楝花晚饭花的
香气、新稻成熟的
芳香、春天的榆钱
荚纷纷落下来。

“有时候，我觉得
槐花米就像我在
乡下过的每一个
日子，开过了，落
下来，阴干了，在
记忆里，依旧是那
么的芳香。”这些
文字如此诗性。
也许有人会说，庞
余亮忽略了乡村
小学贫瘠黑暗的
现状，乡村破碎，
田园荒芜，书中展

示的田园诗般情景早已不存在了。是的，回
忆总是温暖而诗性的，似乎因此遮蔽了许多
残忍。但在这本书中，残忍之现实，是以另
外一种忧伤的面目呈现。我始终以为，展现
残忍是一种现实主义，呈现美、人情、温暖也
同样是现实，甚或更重要，那代表我们对美
善的追寻与持守。

我喜欢读庞余亮这样的文字，夜访学生
回校，“怀着一颗喜悦的心在田埂上走着，身
边有蛙鸣，有油蛉子的叫，有蛇的声音，有逛
来逛去的萤火虫，月华如水，我不时仰头看
月，月亮素面朝向人间，这是一位未语先笑
的佳人啊！”在教室里，“细声细语的学生们
在晃动着小小的头颅，多像是一群细声细语
的稻子，我的目光像一阵风，风掠过稻子，稻
子们立即安静下来。”

前年某夜，推开台北一家旧书店，一曲
温暖、天籁般的童声合唱涌进怀里，我的疲
敝的眼角瞬间潮湿了，正是《放牛班的春天》
中的童声合唱《纸飞机》。今夜，读庞余亮这
本写给孩子的、又不仅仅是写给孩子的书，
读到他的《纸飞机》一节，我的眼睛也同样起
了雾气，而黑夜的窗外，是个钢筋水泥的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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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荔红
——读庞余亮《顽童驯师记》

稻浪中的小先生

□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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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

□陶俊国

大营镇，坐落在兴化市东北角，地理位
置独特——三面环水，呈一个“U”形：南边
是南海河，东边是串场河，北边是北界河。
直到上世纪 80年代，从大营到大丰区的白
驹镇，18里的南海河上没有一座桥，东面南
北18里长的串场河上以及北面十几里长的
北界河上都没有一座桥与外地连接，乡里人
如果要到南海河、串场河或北界河外办事，
必须要经过渡口，由渡船渡到对岸去，渡口
成了当时重要的交通枢纽。仅大营到白驹
18里长的南海河上，就有7处渡口。

渡口，大多因陋就简——一间草棚、一
人一船一竹篙，当然，也有特别忙碌的渡口，
船头船尾各有一人掌篙的，比如当时南海河
最东头连接白驹的葛姚渡口。这个渡口是
人们去白驹镇办事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
需要乘渡船的人特别多，而渡船能容纳的人
有限，大多数人忙急急地赶到渡口，渡船已
经出发，只好等下一渡了。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
囧境，水乡人大多有切身体会。外出办事回
家，天气突变，狂风暴雨突然而至，骑着自行
车或开着摩托车向渡口赶来，可见到的是

“野渡无人舟自横”，任你怎样喊破嗓子。人
家渡工也怕淋雨，只好任由雨水浇淋。

当然，也有让人感动的事发生。有一
次，我去白驹镇办事，事情办好后本想再逛
会儿街回家，可突然下起大雨，只好往渡口
赶。到了渡口，渡船停靠在对岸，喊了好多
声都无人答应——也许是风大雨猛，河面太
宽没有听见。这时，来了一条挂桨机船，船
上三人，他们都穿着雨衣。本来他们是经过
这里往西行驶，看到我在渡口淋雨，立即把
船开来，把我渡过河去。素不相识的陌生
人，心里那个感动呀。船到对岸，他们把船
停稳，帮我把自行车搬上河码头。我拿出双
倍的过河费给他们，他们坚决不肯收取一分
钱。这件事过去了 20多年，现在想起来心
里还是暖暖的。

渡口，曾为解决人们的出行不便提供了
有力的帮助，但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尤
其是恶劣天气及深夜，你想乘渡船到对岸，
而摆渡的人睡在对岸的草棚里，没有个把小
时是很难渡到对岸的，如果是滴水成冰的冬
夜，即使是天要掉下来的急事，想乘渡船到
对岸，也是很困难的——那样冷的天气，有

几个渡工愿意从暖烘烘的被窝里
爬起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渡口的弊
端越来越明显，它不但给人们的
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对人们的
生命财产也会构成一定的威胁，
经常听说某地渡船翻沉的事，尤
其严重制约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

展——许多外地企业因这里的交通不便而
不愿来此落户。

进入新世纪，撤渡建桥摆到各级政府的
议事日程。仅“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兴化
市委市政府就投资数亿元资金撤渡建桥。
最受实惠的可能就是我们大营镇。短短几
年，大营镇的南海河、串场河及北界河上就
新建了七座大桥，单南海河上就新建了4座
大桥。全镇连接外面的十几处渡口如今只
保留了一处。

撤渡建桥，不仅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
大的方便，更加快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地
方经济的腾飞注入活力。就以我们村的九
里港渡口为例，十几年前撤掉渡口，新建了
九里港大桥，先后有五六个企业看中了这里
便利的交通来这里落户，特别是台湾的一个
大老板，投资 9000多万元建立金针菇种植
基地，前年正式投产。周围100多位农村妇
女到厂里上班，她们早上 7点半钟上班，下
午4点半钟下班。中午厂里管一顿饭，休息
1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过上了真正的工人
生活。她们不仅每月都能拿到3000多元的
工资，厂里还为她们缴纳各项保险。下班后
还能忙田里的农活，真是上班种田两不误。

渡口，这个以船渡方式衔接两岸交通的
地方，从唐朝诗人丘为的“溪中水流急，渡口
水流宽”和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
无人舟自横”中可知，它们在我国由来已
久。这种曾经的交通枢纽，在走完自身上千
年的历程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
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不
要
阻
止
孩
子
买
书

渡口，消逝的交通枢纽

周末，整理完书包，女
儿跟我说，礼拜一学校有签
名售书活动，听说有的书很
不错，所以她想买……我点
着头，想买书是好事，自然
是要支持的。大概是看出
了我又要给钱的样子，一
边的婆婆赶紧打断说，哪
要买那么多书啊？家里的
书够多了，更何况有的根
本还没看……

不得不承认婆婆说的
是事实，不知从什么时候
起，家里为女儿买的书渐
渐多起来，而其间，很多
书基本只是简单地被翻阅
了几页，有的甚至都没被
拆封。也难怪，这些被冷
落的书中，大多是学校规
定要买的，然后还有一些
是我感觉可以影响她、引
导她的书籍。在孩子的潜
意识里，看这些书或许带
有被我们强迫的成分吧，
所以不愿也不喜欢去读，
有些时候更是带有排斥情
绪。其实细想想，有这种
情绪其实也很是情有可
原，但如果因为孩子的排
斥，或者因为早先买的书
没 有 被 看 便 “ 因 噎 废
食 ”， 禁 止 了 孩 子 再 买
书，这种做法我倒也不敢
苟同。

为什么不敢苟同呢？道理很简单。自
古以来，读书的好处多多，众人皆知，自
不必细说，而从娃娃抓起，培养孩子的读
书兴趣，更是刻不容缓。只是孩子毕竟还
小，因为还没有正确的辨识能力，甚至都
分辨不出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这时
候家长的引导就很重要。而如果你今天驳
回了孩子的买书请求，孩子不成熟的思维
模式可能就会让她们认为，其实可以不读
书啊，或者索性把不读书当成理所当然
……相信这样的结果每一位父母都不愿意
看到。

不阻止孩子买书，可买了书孩子又不
看，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其实很久之前我
一度对此很困惑。但想通后我发现解决方
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进行巧妙的引导：
引导孩子对书产生兴趣，同时也要让她们
感受到读书的收获，当然更不要忽略“榜
样”的力量。长久以来，我忙于工作，忙
于家务，偶尔闲暇，也是玩手机打发，但
自从意识到孩子不喜欢读书的苗头，我开
始有意地远离了手机，时常地，只要有
空，我会拿一本书窝在沙发里一看许久，
甚至有时候我会看一些买给女儿的书，看
到引人入胜处，我会说给她听，会适时与
她分享，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孩子被
吸引，渐而兴趣上升，自然也会慢慢投入
其中。习惯的养成不在一朝一夕，但父母
的身体力行，还有给孩子营造一个好的读
书氛围真的很重要。

不容忽视的是，读书也是培养孩子毅
力的一个必要途径。哲学里说，培养孩子
的毅力就要让孩子学会坚持，譬如让孩子
坚持去做一件可能没兴趣但意义深远的
事。读书便是这样的事，所以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不光不会阻止女儿买书，我还会
尽自己所能地陪伴孩子读书，从而让孩子
真正地爱上读书，享受读书。

想象着书柜里的书一本一本地被女儿
视若珍宝，被吸收消化，我想，我会很乐
意在未来的日子里坚持做好这件意义深远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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